
www.whb.cn

2024年7月18日 星期四 7笔会 策划/舒明
责任编辑/吴东昆 钱雨彤 whbhb@whb.cn

舒
飞
廉

风
土
记

青

影
（

水
印
木
刻
）

梁
业
健

陈漱渝

“文汇笔会”
微信公众号

冯 渊三
锄
头
传

老师说我是一头野鹿

鲁迅没有“两次拒绝诺奖”

周末回村消磨时间，黎明即起，在三

楼书房里读书写字，直到头昏脑涨，其时

朝晖透窗，照上大桌子，映入键盘，歇一

会哈。我下楼去，在楼梯背后工具间找

到锂电割草机、园艺剪刀，推门右拐，去

打理我的“西原”，夹在从前一间旧瓦屋

与新楼房之间的小园子，我在里面栽了

树，种了南瓜。树是去年春上栽，梧桐

两棵，胡桃、水杉、木槿、椿树、栾树各一

棵；栾树本应是楝树，但宿迁县网店的

伙计，发了栾树苗给我。南瓜秧是上次

回村，去涂河集，由老太太们提篮里买来

的，一共四根，还活着，按去年的经验，它

们很快就会爬满园子，爬上瓦屋的屋顶，

爬到西原的南北砖墙，开黄花像喇叭，藤

尖跃跃然如龙崽。

草棵间繁露如麻，在五月的朝阳

里闪耀，布在点点蛛网间，析分虹彩，

露珠滋润着七棵树苗与四根南瓜秧，

也在予树伞下的野草以“德泽”。野草

有马齿苋、白茅、蒲公英、枸杞、蛇床、

商陆，藤子是牵牛花、拉拉秧，还有不

少构树苗与桑树苗，应是家平家鸽子与

其他过路禽鸟排泄的功劳，它们趁着

四月五月的阳光雨水，也在发育生

长。是变成草长鸢飞的荒野，还是井

然有序的林园，是西原，还是西园？其

实也面临着抉择。温和而后发制人的

南瓜藤，戴冠而彬彬有礼的树苗，都不

是江湖草莽们的对手，乱拳缠死小师

傅，才是常见的草木生态学。我又网

购锂电割草机，就是对付它们的，好像

每天刮一次胡子，西原里，是每周要除

一次草，如果超过一周，草莽的声势，

就会胜过良苗。将电池推入卡槽，拨开

割草机开关，不锈钢杆前端旋转机头上

的刀片转动起来，风火轮一般，迅疾如

电，顺着草茎、藤蔓，就可以将野草打扫

一净。最“裹筋”的是商陆，它们的宿根

业已布满土壤，春夏间，见风就长，布满

每一个角落，刀片将芝麻秆一般的主茎

切断，溅出汁液，散发苦涩豆腥气。我

查百度百科，商陆味苦、性寒，有微毒，

割商陆棵时特别小心翼翼，额头稍微出

汗，口鼻作恶，就放下割草机，去一旁瓦

屋里透气。

瓦屋是我们六间老房子最西的一

间，曾经盛放着祖父的床、衣箱、棺材，还

有我与弟弟合用的床、书桌，十几年前盖

新房时，将它保留下来，做了仓库与柴禾

间。进门的西山墙边，堆放着箢子、箩

筐、簸箕、箔子、木桶、扁担、冲担、犁架、

农药喷雾器、棉花打钵机，过去我们常用

的工具，它们在被制作出来时，绝对不会

想到，有一天会闲置下来，成为最后一任

的农器，在栉风沐雨的房间生尘腐朽。

这一回，特别引起我注目的，是挂在木梁

上的锄头，并排有五根，枣木长柄，熟铁

脖颈，马蹄形的开刃，因为是悬挂在空

中，木柄完好，刃口也只有些微的锈斑，

好像是勾践剑夫差矛，被妥善地保存在

这间小小农具博物馆里。一只小蜘蛛吃

惊地由锄柄间的蛛网退回屋梁，它多久

没被打扰过了，除开神出鬼没的壁虎？

锄柄下方绀紫光滑，手泽犹存，我一眼看

上去，依稀还能辨认出来，哪一根是祖父

用的，哪两根又是父母用，哪两根又是我

与姐姐所争抢的，对，就像现在我妻子有

趁手的羽毛球拍，儿子有心爱的桌球杆，

当年我们也各自有心仪的锄头。

应该还有三把小锄，两把挖锄，就像

家里有老人、大人与小孩，侠客们有长

剑、短剑、匕首一样，我们也有三种“锄”

与“锄法”。

第一是小锄，木柄细而短，锄头小而

窄，它的用途，一是由我们提着粪箢去拾

粪，手握锄柄，稍稍弯腰，放好锄头，轻轻

按提，就可以将房前屋后鸡犬猪牛的粪

便“搭”进箢子里。一是在菜园里，坐在

小凳子上，持着小锄头在萝卜白菜、茄子

豆角间薅草，菜园不大，菜苗密植，一亩

地，十亩园，耗力淘神，薅草像穿针引线，

捉蝴蝶，抓蜻蜓，小心翼翼，小凳子小锄

头，坐而论剑，是合适的。小孩子们刚开

始学锄地，跟大人下大田薅草，手掌还

小，握不住大人的锄头，当然也是由小锄

开始，就像小学一年级用铅笔，想用吸蓝

黑墨水的钢笔，还要耐心等。

第二是挖锄，枣木柄稍粗，三四尺

长，锄头成铲形，紧紧地楔在柄首，铲形

铁又厚又重，好像是匡埠的铁匠将一把

铁锤打扁，磨出了刀刃。菜园里的菜蔬

兴罢频仍，转换时空出来的一二分地，

我家黄牛施展不开，就像让罗成在灶屋

里骑马耍枪，太委屈人家，所以一般是

由祖父与父亲运用挖锄挖地。大田论

亩，有旱田与水田，黄牛责无旁贷，驾轭

拖犁，披挂整齐，在方方正正的责任田

里左旋画圈，无极生太极，饶是以祖父、

父亲高明的犁田技术，也会有四个田头

地角，是明亮的犁尖巡游不到的，也得

抡起挖锄翻地。我要到念初中时，才长

出抡起挖锄的力气，两脚开立，双手握

柄，举锄过肩，汗流浃背，鼓舞余勇，可

以翻一小块菜地，或挖一个地角，每一

次，都会在指掌间磨出血泡，直到慢慢

结成茧子。我左右手上的茧结，儿时农

事留下的遗迹，直到前几年，才完全消失

掉。祖父、父亲不同，他们的双手被各式

农具形塑成农人的手，黑褐，粗砺，多筋

节，密布厚茧，犁尾、锄柄、镰刀把，都是

被他们的手打磨光滑的。我觉得他们强

力而灵巧的双手，才是人子的手，没有辜

负造物的用心，过奈何桥时，都可将桥栏

杆抓磨到油光水滑，如果栏杆也是枣木

制作的话。

第三就是此刻悬挂屋梁蛛丝间的

大锄，母亲也将它们叫薅锄。它的木柄

比挖锄杆身要细，也要长出两三尺，略

超过成人的身高，锄头比挖锄也轻薄不

少，锄面展开有四五寸，是小锄锄面的

两倍，锄头脖梗有七八十度角的弯曲。

其长度、弯曲度、重量，以及枣木杆的柔

韧，可以帮助持锄的农人，两脚一前一

后，稍稍低头弯腰，双手交错握在木柄

尾部，大概是三分之二位置，以驱动锄

头，在麦苗、棉苗、豆苗、芝麻、玉米苗之

间搜根觅草，松土推肥，产生紧张而又

松弛的身体感，才可以长时间地戴着草

帽在大田作业，以至于“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那时姐姐已经学会用薅

锄，可以与母亲并肩立在棉苗垄里除

草护苗，我身量还未蹿高，只好拿着小

锄，亦步亦趋地跟在她们身后见习。

南风由魏家塆、晏梅村吹来，将一尺多

高，正在打花苞的棉花苗吹得摇摇摆

摆，母亲与姐姐的锄头出没在稍稍结

皮的地面，割、刮、推、抹，划断棉苗边

的马齿苋、野韭菜、牛筋草，将土皮拉

松推实，锄头或前或后，上下左右地翻

飞，好像附上了一只鸟的灵力，令我这

个学徒看得目不暇接、艳羡不已，常常

失手用小锄薅伤宝贵的棉花苗，引来母

亲的喝骂与姐姐的嘲笑。我现在想，她

们“轻拢慢捻抹复挑”运用大锄的技能，

其实深得翕纯曒绎之法，孔子他老人家

立在田垄上多看几眼，恐怕就不会以农

事为鄙事，心醉神迷于闻韶，感叹“乐其

可知也”。我编写武侠小说，剑客们持

刀使剑，掌法拳法，上下左右前后之六

合，任督二脉，河车丹田之呼吸，诀法也

不过如此。祖父犁田，收稻割麦，父亲

扬场撒谷，学成泥瓦匠抹灰砌墙，我妻

子津津乐道她的羽毛球，儿子渐能在某

街某桌球馆做球王，他们上身与上手的

技术，胸有成竹，熟能生巧，皆由此道，

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就真的知道

这工农日常中，挥汗如雨，“技进乎道”

的场景吗？

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他去南山下为豆田除草，背去的可

能就是我们的薅锄，以他诗里表现出来

的愉快，应是以田间劳作里，身心的欣

悦为基础的，所以可以推断，他大概要

比我强一篾片，已掌握灵巧地使用大锄

的技术，这是了不起的。我觉得苏轼在

黄州领着家人朋友种地，秧是栽了，谷

也割了，真正拿起大锄，下田锄禾，扭捏

拘谨的样子，恐怕也会被朝云她们嘲

笑。除开松土薅草，大锄还有一个功

用，就是用来“击壤”。祖父、父亲犁完

田，几天后又会赶着黄牛来“耙田”，将

翻起的土块耙碎，总有一些很犟的大

土块，感染黄牛的脾气，不服周，拒绝

耙碎，祖父、父亲就会用他们各自的大

锄，用锄背将土块敲碎。他们左一

下，右一下，眼疾手快，盯着土块，照

着不同几何体“结构”的“关键点”，

“砰”地给它们一记重敲，土崩瓦解成

碎块，这样腾挪跳跃、迅疾准确的技

术，估计有一点像秦叔宝的“锏法”，李

元霸的“锤法”，我妻子英气的羽毛球

“后场高远球”击打法。“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

我何有哉！”古《击壤歌》描述的，可能

就是这个场景。历代学者注解“击壤”，

认为是一种“儿童游戏”，未免就掉进

圣人“日用而不知”的泥坑，就算儿童

游戏，也是在学乃父乃祖，舞大锄，犁田

耙田后敲破土块啊。

可能是通过各种锄法掌握了上身

上手的“力”的技术，所以才对“帝力”有

反身的思考，农民的义军里，他们最初

的武器，估计也是扁担与大锄。祖父他

们骂人，话语脏，多狠厉，见到笨人，说

这家伙“三挖锄挖不出一个响屁”，斥人

是“老子一锄头敲死你”，其暴力幽灵，

大概都是由这些屋梁间悬挂的大锄逸

出来的。此时此刻，他们要是看到满园

荒草里，我摆弄割草机与园艺剪，做着

表面文章，而不是用挖锄翻土以除草

根，用大锄小锄搜土以断主茎，估计也

会大喝一声：“老子一锄头……”

2024年6月18日，孝感农四村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视频，说鲁迅两

次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有读者问

我真伪，我说毫不准确。因为此前我写

过短文，觉得没有再写的必要。不料有

些文学圈内的朋友也发来微信咨询此

事。我想还是根据一些资料再度澄清

一下。

首先要懂得，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有

一个程序：一，通过某些有资格的个人

和机构提名。二，资格确认与初选。

三，复选与决定。只有通过以上流程被

确立为得主者，才能视为该奖项的最终

获得者。鲁迅拒绝的是提名，因此根本

没有入围参评，一次都没有真正获得诺

奖，更谈不上两次拒绝诺奖。

1989年，我专为此事面询过台北

的台静农先生。他告诉我，1927年，诺

贝尔奖评委会曾委托瑞典来华的探险

家斯文 ·赫定，想物色几位诺贝尔文学

奖的中国提名者。斯文 · 赫定征询北

京大学教授刘半农的意见。刘半农觉

得鲁迅合适，但当时他跟鲁迅有些隔

膜，怕亲自出面会碰钉子，故转托台静

农试探一下。鲁迅1927年9月25日

复台静农函婉谢，说他“觉得中国实在

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梁启

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

鲁迅为什么会扯上梁启超呢？因

为此前地质学家丁文江正在活动，想为

梁启超争取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理由是

梁启超参加了“国际著作家协会”，是该

会唯一的中国会员。但文学界普遍认

为，梁启超是思想家，虽然笔锋常带感

情，也写过《新中国未来记》一类政治小

说，但他的《饮冰室合集》中并没有一篇

可以跟印度泰戈尔相比，所以即使获

奖，也徒增中国人的虚荣心。

记得是2000年年底，有一位瑞典

女记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报告厅门口

采访我，问我对诺贝尔奖金的个人意

见。我的回答是：诺贝尔科学奖有其客

观公正性，值得敬重！诺贝尔和平奖是

政治奖，事实十分明显。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的创作自然各具特色，但也不值得

过于渲染。因为文学欣赏是极其私人

化的事情，众口难调。另外，世界性的

文学奖要靠翻译，但文学中的很多元素

是难以翻译，甚至无法翻译的。比如鲁

迅的《二心集》，曾被译为《两颗心》，《三

闲集》曾被译为《三个游手好闲的人》，

就是信手拈来的明显例子。

译文可能使原文增色，也可能减

色。老诗人萧三真诚地告诉我，他早期

诗作有“快板风格”，但经过一位苏联名

作家翻译，他很快就戴上了“国际诗人”

的桂冠。相反，日本井上勤转译法国科

幻作家儒勒 ·凡尔纳的作品，连作者的

姓名、国籍都搞错了，内容也随意增

删。这在日本明治时期叫“豪杰译”，中

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称为“胡译”。

我读池州师范第四年，语文老师黄

复彩调去省文联做编辑，汪春才老师接

替他，教语文，兼班主任，到附近城里小

学见习，到乡下学校实习，都是汪老师

带队。

汪老师是黄老师的师专同学，他们

年岁相仿，都比我大二十岁左右。黄老

师考进师专前在工厂工作了七年。汪

老师此前做过村支书、乡下初中的教导

主任。

黄老师是作家，在省内已颇有名

气。那时学生热爱文学的颇多，这个

爱好不需任何装备，能识字读书即可，

图书馆里的文学名著，我们四年也看不

完，于是各种性格的同学聚集起来，组

建文学社团，都希望从黄老师那里得到

一些真传。他讲散文小说，我们听来

十分畅快，比一般语文老师更能深入

文本肌理；他讲思辨类文本和文言文，

我们就颇感为难，夏日午后，没有风扇

的教室里，浓郁的汗味让人轻微地烦

躁不安。

汪老师永远是满面春风。无论什

么文章，经他一讲，都能发现有趣有料

的源泉。他的语文课应该从未有人能

睡着，他上什么课，都比说评书还热

闹。我不知道他的见闻何以如此丰富，

他的嘴巴似乎从未静止过，偶有不说话

的片刻，也是微嘻着，随时有妙语冲口

而出。

黄老师令人敬慕，汪老师则让人

轻松。

汪老师也能写作，光明日报社“百

城赋”征文，入选的《池州赋》就出自他

的手笔。黄老师临走之前，大概跟他聊

到过我，请他对性格特出或有缺陷的学

生多一份关注。不过，汪老师并未发现

我有什么特长。那时，他着力培养我们

成为合格的小学教师，如何读书、教学、

做职业规划，他跟我们聊得很多。

师范包分配工作，四年级也还是安

安静静上课，规规矩矩见习、实习。

九月份，汪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关

于假期生活的文章。我用散文诗的笔

法刻画与乡村孩子交往的几个细节，不

算是一篇合格的记叙文，但有一点表达

的别致，在虚无缥缈的摹写里，我那时

分明看见自己文字灵性的闪光，只有自

己能体味的微妙感觉，在矫揉造作的文

字里找不到合适的出口。

我盼着汪老师能高看一眼，才如此

煞费苦心。如果还是黄老师教，我不会

这样写。

作文发下来，汪老师写了两行评

语，建议我写规范的记叙文，为将来的

工作打好底子。我理解为对我才华的

漠视。这怎么行？我“嚯”地站起来，

将那两页作文纸从本子上撕下，揉成

团，再捏一捏，走到教室窗口，用力弹

下去。

多年以后，即使文章屡遭退稿，我

也从不敢对编辑有任何埋怨，总是觉得

自己力有不逮，我是怎样从一个无法无

天的小兽慢慢长出了人形呢？

我回到座位，不动声色，坐下。我

等汪老师发怒。我准备接受任何暴风

骤雨。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汪老师

说：今天，我们学习“现代抒情诗四首”，

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看看他

们的诗作有哪些相通之处。

汪老师言笑晏晏，在四首诗歌里

自由穿行，“日出”“春鸟”“静夜”，这都

能联系到一起？好像每个作者都是他

的老熟人。特别是“大堰河”，他朗诵

一遍，又让一位上海的女同学读一遍，

他随意说几个场景，大家就被带到苦

难岁月里去了。阿Q想：“我们先前

——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

西！”我则想，将来，我的诗，一定比这

些人出色。

我以为这节课会有指桑骂槐，或借

题发挥。没有，一句都没有，全是诗歌，

他沉浸在诗的海洋里。我以为课后汪

老师一定会找机会谆谆教导。也没

有。什么都没发生。

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当老师二十多年，也有与学生发

生冲突的时候，我常想起汪老师的不言

之教。但我没有他的修养，我能看见胸

膛里的怒气像黑雾在眼前缭绕。

十月份，我在别人的撺掇下对班上

一位女生突然产生强烈的好感。这在

班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有一天，我

推开那位女生旁边男生的课桌，说，麻

烦你坐到一边去。“为啥？”“我要跟她坐

在一起。”

那个男生挪到我原来的位置去

坐。我和喜欢的女生坐在一起。并不

窃窃私语，我认为我们不需要。

汪老师是班主任，他一进教室就看

出了问题。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课堂上，汪老师能用轻松通俗的事

例谈论很多严肃的话题，我们默默纠结

许久的事，他三言两语，点破，我们就豁

然开朗。

一千年前，有个祖籍波斯的汉人李

珣写了一首词，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喜

欢得舍不得拿出来念，怕被别人听了

去。“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

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

人先过水。”

春日黄昏，少女与才华横溢的多情

诗人相遇，女孩故意将自己的头饰“双

翠”掉落下来，回眸一望，骑着大象涉水

而去。天哪，她骑着大象呀。诗人要怎

样的装饰才配得上庄严华丽的姑娘？

这么微妙的情感，这么大的气势，这么

机灵古怪的美丽少女。如果她只是个

扭捏碎步的小姑娘，这首《南乡子》就会

淹没在千万首小令里。她灵巧的身姿

下面是大象啊！看到没有？

汪老师说，南越骑大象没啥了不

起，跟我们江南骑牛一样。她故意掉下

“双翠”，这种小花招，男孩子一定要心

领神会，不要傻乎乎捡起来交给警察叔

叔，要藏好了，慢慢追过去，大象的脚步

不快。

我拼命朝他瞪眼。我恨他这样解

构，简直暴殄天物。但下课之后，我突

然发现，经他一讲，我再也不会将这首

词当作个人的私藏了。

“许多事，心里明白就好，不必那么

局促，不用设置太多藩篱，你懂的微妙

之处，别人也懂得，要用合适的方式表

达你的独特，不要让扭捏碎步掩盖了你

宝贵的感受。”汪老师迅速治好了我的

文艺病。我原以“敏于事而讷于言”为

准则，不肯多说一句多行半步，是在与

汪老师宽松的聊天中，我才渐渐往开阔

处生长，事未必“敏”，“言”倒是渐渐多

了起来。

我那时以为外国最了不起的诗人

是歌德，他最好的作品是《少年维特之

烦恼》，我读一切能读到的歌德传记，从

这些作品中得到的教益是：青少年时期

的爱，只是一个人灵魂的训练；恋爱，主

要检测一个人爱的能力和勇气。爱一

个人，和她成家是遥远的事；真正的爱，

是心灵在当下电光火石的映照。

我将这些观点与班上的男生分

享。有个责任感极强的男生，恰是我喜

欢的那个女生的同乡，他赶紧向女孩发

出示警：千万不要当真，冯渊和你的恋

爱只是训练。

信息在传递中必然损耗。损耗往往

发生在说话双方的误解或者理解的不

对等上。我能解释什么呢？尽管我每天

给她写诗，在她那里，这些诗歌的价值已

然大打折扣。不出大半年，我们就要毕

业，各分东西。谁跟你训练爱情？

女生当然也不至于完全不能理解

我的本意，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保持

着感情的清澈。

汪老师不能坐视不管，十一月底，

他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冯渊，你认

识的女性都是诗歌里的仙女，现实中的

女孩子是肉身。

我听不大懂，摇摇头走了。他说，

你明天就懂了。

他将那个女生叫去办公室谈话。

第二天早上，那个女孩迅速与我疏远。

我回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一切才刚开

始，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汪老师说了什么，能如此

有效地说服了那个女生，将我的诗歌与

爱意瞬间清零。这是让我很沮丧的一

件事。

元旦后的一个清晨，我在校园的半

月池边、女贞树下，将那些呕心沥血的

诗稿化为灰烬，这些文字未必完全没有

强烈的感情，但表达是局促、拘泥的，内

心深处的悸动，我总是用最含蓄、最千

回百转的形式呈现。我这些分行的文

字，到底有没有打动对方，存疑。或者，

只是“写”这种形式，让女孩觉得自己被

关注了，所以能忍受我一两个月的胡言

乱语。

女孩总不免误以为会“写”的男孩

是满足她们梦幻的天才。多年以后，我

在剧院观看契诃夫的《海鸥》，妮娜对她

所爱的作家说：“如果我的生命真的对

你必需，就请你拿去。”俄罗斯少女对作

家的狂热追慕，那种单纯的景仰和献

身，让人到中年的我愣了好久。

我暗地里佩服汪老师的功夫。我

当教师多年，在做学生思想工作方面，

能力平庸，总感觉明白的自然明白，不

明白就是鸡同鸭讲。现在想来，汪老师

的处置办法应该算是教育学上的经典

案例。他没有动用强力，起初听其自

然，一旦寻得关键，便以四两拨千斤之

力，将两人断然拆分。这无论对于我，

还是对于那个女生，都是非常好的事。

原本不是一条线上的两个人，随着自然

感情的深入，未来必定有分歧，带来的

撕裂之痛，会远远大于草木区萌就被分

拆的轻微创伤。当然，这是我事隔多年

之后的体悟。体悟越深，我对他的感激

之情就愈加强烈。这些感激我只能埋

藏在心里。

毕业之后，我跟汪老师见面不多，

联系也不多。2001年，我工作调动，发

现档案被原单位弄丢，我差一点成了卡

夫卡笔下那个K。幸亏汪老师教过我，

越是纠结的事，人心越不要纠结，我重

新整理起自己的档案，写信问汪老师要

原始毕业材料。十五年毫无联系的老

师，一天之内就将所有的材料复印、盖

章，挂号寄来。

2017年，汪老师患白内障，希望到

上海做手术。其时我已在上海工作近

十年。我找到熟人，亲自将七十岁的老

师推进手术室。老师拉住我的手说，我

一辈子从未进过手术室。我说，老师不

怕，这是小手术，一会就好。

去年，我回池州看老师。老师召集

了池州城内的旧日师生，设宴款待我和

爱人。

酒过三巡，老师用浓重的池州方言

对我爱人说：冯渊是一头美丽的野鹿，

他需要在山林间奔跑，和泉水、山岚作

伴，你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放任，那样

他会失去方向；也不能一根铁链拴牢

他，那样会损伤他美丽的角。

老师，您说我是什么，一头野驴？

瞎讲。是野鹿。


